
前段时间我与母亲驱车前往位于礼乐
街道向东村的某葡萄园，那是母亲好友英姐
的果园。20多分钟后，车子在一望无际的
葡萄园前停下，戴着草帽、卷着裤脚的英姐
把我和母亲迎进园内，随后捧来一串碧绿的
阳光玫瑰葡萄让我们品尝，那甜糯多汁的葡
萄一如30年前的美味，更如英姐30年不变
的真诚，让人甜得入心，甜得感动。

30年前，离异的母亲带着年幼的我，艰
难地生活。好不容易在一家小型纸品厂找
到了一份工作，不懂技术的母亲在年轻工友
英姐的帮助下掌握了工作技能和要领，工作
很快上了轨道，两人也由此成为工作上的好
搭档和生活中的好朋友。有一年夏日，英姐
提着两大袋菜肉和一大箱东西走进我家，她
一边张罗着让母亲切菜炒肉一边打开箱子，
原来里面是一串串又紫又黑、通身裹着白色
果粉的葡萄，颗颗饱满的果子散发着诱人的
香气，英姐说那是她们家果园里第一批巨峰
葡萄，摘些过来给我们尝鲜。我迫不及待地
咬上一颗，浓浓的果香在口腔中四溢开来，
丰润的汁水蕴含着厚实的甘甜与清凉，让人
回味无穷，我一颗接着一颗吃个不停，一会
儿就吃了一大串，英姐说只要我想吃，她就
给我捎来，想吃多少就吃多少，看着英姐真
诚的笑脸，葡萄那份独特的香甜便刻进了我
的心里。

往后的日子里，英姐成了我们家的常

客。她总说“来蹭饭”，却变着法子往家里带
各种菜肉。而每次吃饭她总会给我夹很多
的肉和菜，自己却吃得很少。她说我长身体
要多吃营养的食物，她要少吃才能减肥穿上
好看的婚纱。我和母亲那段艰涩的时光因
为英姐的帮衬而多了很多欢乐和色彩。英
姐结婚后开了一间日杂店，每年寒暑假我就
去她那里帮忙看店和整理货物，英姐不但给
我优厚的“工资”，还时常送一些日杂品给我
带回家使用。高二那年一个深夜，我突发急
性阑尾炎入院，母亲一时半刻凑不齐手术费
用，只好打电话求助英姐，英姐连夜送来了
3000元医药费，还给我带来了一大串刚成
熟的葡萄，鼓励我放宽心，好好养身体，不用
担心医药费用。手术后，英姐带着紫红的葡
萄来看望我，当时母亲递给了英姐一张
3000元借据，却被她二话不说撕掉了。她
说，家人不言借。原来在她的心里，我娘俩
早就成了她的家人。

痊愈后，英姐带我们去到位于礼乐镇
（现为礼乐街道）的向东村的葡萄园。阳光
下，那一排排低矮而整齐的葡萄架上是一丛
丛浓密的绿叶，弯低腰身钻进架子里，就会
看到远远近近挂满一串串或大或小的葡萄，
有些倒挂在架子上，有些从叶子缝里垂了下
来，晶莹饱满，有红中带紫的，有紫中发黑
的，像极了水晶玛瑙，饱满的果子上还铺满
了白色的果粉，散发着阳光的香气，让人情

不自禁抬头亲吻，继而伸手摘下送进嘴里。
我在园里转悠，看看这一串，又瞅瞅那一串，
咽着口水流连于累累果实中。英姐给我摘
下了一串红得发黑的葡萄，洗干净后递给我
吃，清新鲜甜，有着浓浓的果香味。那天除
了吃葡萄，我还跟着英姐学会了如何摘葡萄
和打包入箱出售，体验了一次果农生活，临
别时英姐给我装了两大箱子葡萄，让我回家
分享给亲朋好友。

阔别30年，我再次来到葡萄园，发现果
园早就在乡村振兴的号角声中拓宽了许多，
还栽种了多款不同品种的葡萄，园内也有不
少亲子家庭或情侣在摘葡萄，好不欢快。而
果园的另一角，一班或年轻或年长的乡亲们
正在将一串串葡萄打包装箱，一派忙碌。英
姐说，30多亩的葡萄园每年都会收到很多
商家订单，也吸引周边不少家庭或团队慕名
而来采摘或观光，为此英姐招来周边一些年
老的乡亲帮忙打理，小伙子专门负责接单送
货，这样不但可以打理好葡萄园，还可以解
决一部分就业问题。看着笑得灿烂的英姐，
我再次被她的真诚深深感动。

临走时，英姐又往车里塞了两箱葡萄。
暮色中，她挥手的身影渐渐模糊，却清晰得
如同30年前那个送葡萄的夏日。葡萄的甜
香在车厢里弥漫，那是岁月沉淀的味道，是
比血缘更深厚的亲情，是30载光阴里永不
褪色的温暖。

刘红菱

鲜卑族，这个曾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
放异彩的北方游牧民族，如今已成为历史
课本中的一段文字，或是金庸小说中“慕容
复”和“独孤求败”这样的传奇符号。然而，
鲜卑族的故事并未随着隋朝的统一而彻底
终结。在广东鹤山市龙口镇的霄南村，鲜
卑后裔的故事仍在延续。一个午后，我带
着对这段历史的浓厚兴趣，与朋友们驱车
前往霄南村，探寻这个鲜卑后裔聚居地的
前世今生。

霄南村位于鹤山市龙口镇东部，距离市
区不过十余里。这里不仅毗邻“珠三角最后
的原生态水乡”古劳水乡，还隐藏着一个鲜
卑后裔的古村落。走进村口，映入眼帘的是
由大而厚的麻石铺就的道路，两旁的房屋多
为青瓦灰墙，青色的瓦片上爬满了绿意盎然
的植物，现代民居与古朴建筑交相辉映。村
口的墙壁刚刚修葺一新，白色的墙面上绘满
了壁画，讲述着鲜卑先祖的辉煌历史。

村中祠堂林立，大多依水而建，端庄古
朴，高瓴飞檐，瓦脊和窗棂上的灰雕、浮雕
虽经翻新，却依然散发着浓厚的历史气

息。祠堂左右对称，石柱上雕刻的人像姿
态各异，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故事。一棵
百年香樟树孤独地伫立在祠堂旁，见证着
时光的流逝与历史的变迁。村中的池塘在
阳光下显得格外宁静，荷叶在微风中摇曳，
荷花似亭亭玉立的少女隐在一片绿海中，
如同一幅清浅的水墨画，令人流连忘返。

霄南村的格局据说最初是按照南凉城
的缩影建造的，村外曾有护城河，内有城墙，
重要位置还设有烽火台和炮楼。然而，随着
村落的改造，这些历史遗迹大多已消失，如
今仅剩南门的一小段城墙，默默诉说着昔日
的辉煌。

霄南村的鲜卑后裔并不姓慕容或拓
跋，而是以“源”姓为主。这是一个在《百家
姓》中找不到的姓氏，却承载着鲜卑族的历
史记忆。在村口的近湖源公祠门前，一副
对联格外引人注目：“发源由北魏，晋爵纪
西平。”这短短的十个字，既是对源氏始祖
源贺一生的总结，也是霄南源氏为鲜卑后
裔的重要佐证。

源氏始祖源贺，原名秃发破羌，是北魏
时期南凉国的王子。南凉国灭亡后，他投奔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因战功赫赫被封为西平
侯。拓跋焘曾对他说：“卿与朕源同，因事分
姓，今可为源氏。”自此，秃发破羌改姓“源”，
其族人也随之改姓“源”。

漫步村中，偶尔可见三三两两的游客，

他们或许与我一样，带着对鲜卑历史的好奇
而来。村中的居民大多穿着普通的汉服，操
着一口地道的鹤山白话，与我所熟知的广东
人并无二致。一位中年女子站在家门口，门
檐上的对联斑驳破旧，朱红色的门上贴着蔚
迟恭的画像。她热情地与同乡打招呼，对我
的打量毫不在意。她的淡定让我不禁怀疑：
这里真的是鲜卑后裔的聚居地吗？

在我的想象中，鲜卑后裔或许应该“腰
束革带、下着裤装、脚蹬革靴”，带着些许异
域风情。然而，现实却与我的想象大相径
庭。对于如今的鲜卑后裔来说，策马草原、
金戈铁马的生活早已成为遥远的传说。他
们的日常，早已融入了岭南水乡的宁静与
平淡。或许，只有在梦中，他们才会想起那
辽远的大兴安岭、一望无际的草原和成群
的牛羊。

听当地朋友介绍，几十年前，霄南村的
村民甚至不知道自己鲜卑后裔的身份。直
到近十多年来，源氏族人才通过族谱研究和
历史考证，确认了自己的身份，并开始北上
内蒙古、青海、山西等地寻根问祖。他们如
同走失的孩子，不断追问：“我是谁？我从哪
里来？”在确认了自己的身份后，霄南村逐渐
建起了村史民俗文化馆、源贺公园，并邀请
香港乡亲源乐明回乡，创立了鹤山源广和食
品有限公司，生产“源广和甘和茶”。

在霄南村史民俗文化馆中，我们通过图

片和文字，追溯了源氏鲜卑的前世今生。从
他们的起源、发展、强盛到衰落，从早期的生
活习俗到南迁的过程，每一段历史都令人感
慨万千。唐朝年间，源氏因“源休事件”淡出
政治舞台，族人四散逃亡，隐居民间。南宋
时期，源氏为躲避战乱，南下广东，最终定居
于霄南村。这段跨越千年的迁徙史，既是鲜
卑后裔的命运写照，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格局的生动体现。

如今的霄南村，鲜卑后裔已完全融入了
岭南的风俗习惯，语言、饮食等与当地汉人
无异。只有在举办霄乡牛肉节、篝火晚会
时，人们才会对他们的历史有更多的联想。
而《源氏大宗族谱》则成为记录他们鲜卑血
统的唯一凭证。

站在村中的池塘边，夕阳的余晖洒在村
落上，整个村子显得孤傲而安静。唯有村中
那株异木棉，开着绚烂的红花，为这片古老
的土地增添了一抹勃勃生机。

探访霄南村，不仅是一次对鲜卑后裔历
史的追寻，更是一场对文化传承的深刻思
考。这个曾经显赫的民族，在历史的洪流中
辗转迁徙，最终在岭南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他们的故事，既是命运的无常，也是生命的
坚韧。

霄南村的存在，提醒着我们：历史从未
远去，它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中，在我们生
活的细节里。

儿时夏至
捉知了

陆明华

夏至到了，随处听到知了的叫声，到处
是知了的乐园。

知了是俗称，正式名叫“蝉”。儿时，夏
日的午后，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大地
上微风吹拂着，带来一丝丝清凉。乡下老
屋周围的柳树就响起知了鸣叫，好像在说：

“热煞啦，热煞啦！”炎热把村庄折磨得筋疲
力尽。大人们嫌蝉的叫声烦躁，而我们小
孩子，却千方百计地想要逮住这些可爱的
小家伙们。

趁父母午休时，我便偷偷溜出来，叫上
一两个小伙伴去捉知了。知了一般都待在
树的高处，捉知了需要制作专门的工具。
我们找来二三米长的竹竿，到附近的偏僻
处找蜘蛛织的网。我们一般挑新织的蜘蛛
网，那样黏性好，将铅丝小圆圈插入网内转
动，网丝就缠绕其上了。听到知了的叫声，
便顺声去捉。

“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在捕捉知
了时，我们常常是蹑手蹑脚地靠近，然后屏
气凝神，两手稳稳地扶着竹竿，小心翼翼地
用蜘蛛网准确地粘住蝉儿的翅膀。有时，
我们也会直接爬上树去捉，好几次，眼看知
了近在咫尺，当我们伸手去捉之际，这家伙
却“吱”地一声逃之夭夭了。

河边的柳树是知了最喜欢栖息的地
方，古人常画高柳鸣蝉，是有道理的。我们
几个孩子光着膀子，顶着骄阳，一路找寻知
了。我们的目光循着知了声往树上仔细搜
寻。

一旦发现知了，就举着竹竿，小心翼翼
地将小圆圈朝它慢慢靠近，然后用劲扣过
去，知了就会粘在小圆圈上，由于蜘蛛丝的
黏性大，知了翅膀被牢牢地粘住，就无法逃
脱了。每捉到一只，就放进事先准备的玻
璃瓶里。看着树梢上的知了成为自己手中
猎物，成就感油然而生。

捉知了最怕突然起风，知了会被吓
跑。有时也会遇上精明的知了，在我们靠
近树根时，鸣叫声戛然而止，大家只能望

“树”兴叹，才走几步远，知了又欢快地鸣叫
了，折身往返，它又开始“装聋作哑”了，让
我们哭笑不得。有时还遇上使坏的知了，
当我们将竹竿往它躯体靠近时，它猝然

“吱”一声溜走了，还喷出几滴尿落在我嘴
中。我“呸”地吐出苦涩味，并用手抹抹脸，
顿时引来小伙伴一阵哈哈大笑。

汪曾祺在《夏天的昆虫》一文中回忆了
他小时候在乡下用蜘蛛网粘知了的往事，
他说：“我只是希望现在的孩子也能玩玩这
些昆虫，对自然发生兴趣。”小伙伴们当捕
捉到这个吱吱叫的家伙后，大家喜不自胜，
你拿一会儿，他拿一会儿，左瞧瞧，右看看，
要不轻轻地弹弹它的头，要不轻轻地摸摸
它的腹部，总想弄个明白：它究竟是雌蝉还
是雄蝉？

后来逮多了知了，大家逐渐也能分辨
出，不会叫的“哑姑娘”其实是雌蝉；整天叫
个不停的是雄蝉。知了的发音器在腹基
部，像蒙上一层鼓膜，鼓膜受到振动而发出
声音。雄蝉鸣肌每秒能伸缩约1万次，盖
板和鼓膜之间是空的，能起共鸣的作用，所
以鸣声特别响亮，并且能轮流利用各种不
同的声调激昂高歌。

儿时，抓来的知了成了我们的玩物。
伙伴们用线拴住知了的脚，任它在外面飞，
就是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有的伙伴们还
把知了解剖了，看看这么弱小的身材怎么
会发出如此高的声音。有的偷偷地用火把
知了烤熟了，品尝知了的味道。现在想起
来，这些行为，真是很幼稚。

后来，我远离家乡。尽管夏日里总能
听到蝉鸣的声音，但是已没有了到外面去
寻找知了的兴致，然而儿时捕捉知了的情
景却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时光荏苒，童年不再。听到蝉声，我便
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儿时的事情来，并且心
里就会怅惘好久，觉得那蝉声就是一支动
听的思乡曲，一直唱到我的心里去。

探访鹤山霄南鲜卑古村落

葡萄颗颗含真情 陆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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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节气故事气故事

茶中日月
管淑平

小时候的我，住在外婆家。每每
清晨，总会看到外公在小院里泡上一
杯茶，然后不紧不慢地喝着。

他面带笑容，十分投入，一口一
口，很有节奏，有时候还要细细回味一
下，似乎生活中的辛酸苦辣和各种烦
忧在那一刻都烟消云散了。待茶水的
颜色由深变浅的时候，一天便不知不
觉地过去了。

我每次回想起小时候的场景，便
觉得，时间并不是从我的手中滑过
去的，而是在茶的光阴里游走的。
日子，从一盏茶中慢慢地开始，然后
又从一盏茶中慢慢地走向结束。一
切都极为缓慢，像是一部老旧的电
影，慢慢地放映，慢慢地走向尾声，
温馨而耐人寻味。

也许，就是从那时候起，我也渐渐
地喜欢上了这种饮品。每每学习累
了，或者有点浮躁的时候，我通常会习
惯性地停下来，然后沏上一杯茶，让时
间流过茶水，也流过自己的心田。

我一直深深觉得，人与茶是要讲
究几分缘分与默契的。

茶之香是平易近人的。那香气，
不是太浓，也不是很寡淡，而是以一种
清幽的姿态，深深浅浅地飘散在空气
中，你不想注意到它都很难。当茶叶
被沸水冲击的那一刹那，香气便被悄
悄地释放了出来。从杯中飘出来的茶
烟如同一片迷雾，从简约走向了梦幻，
又从梦幻回归到了简约。

茶之味是可亲可敬的。那味道，
带着人间的烟火气息，性凉、味苦，平
而润泽，苦而回甘。这种感觉，仿佛和
我们的人生经历一样，起起落落之后，
终于回归到一种平衡的状态，淡而有
味。

普通的茶，小口慢品，当然趣味无
穷。我家乡有一种苦山茶，其性烈，实
苦耳，因此，这种茶，大口畅饮才能显
出喝茶的乐趣。入口，苦味便从舌尖
一下子散开，到舌根，到心底，然后每
一个细胞都感受到它的存在。也许，
之前还带着几分困倦，喝了茶，便如梦
初醒，思绪便静了下来，心情也轻松多
了。

平常心态，是喝茶的最好状态：放
下顾虑，慢慢地进入其过程。把水烧
开，放入茶叶，色、香、味交给时间去打
磨，而你只需要以一颗轻松的心轻松
地面对。

生生活物语活物语

心心灵霁光灵霁光

乡村六月
风把六月吹得金灿灿的

熟透的田野，收割机载着喜悦

不舍每粒饱满的爱

几只麻雀守着被麦子

压弯的村道。退去的黄昏

卸下最后一抹夕阳

有人在打谷场品尝麦香

有人在院子里痛饮月光

蝉声
蝉声覆盖了乡村的炎热

那抖落黄昏的树叶

此刻月亮正趴在上面

一动不动，生怕惊吓

院中乘凉的父亲

他手中的扇子，比月光轻

比夜色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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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岁月无声月无声

《繁花畔》永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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